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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抹不掉的民间办学记忆
□史新

  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乡村教育的主要民间办学形式，开设于家庭、宗族或

乡村内部，也可以称之为私人所办的学校。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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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中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叫《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作，将旧时私塾的
情景描写的活灵活现。尽管当时把课文读得滚
瓜烂熟，但在理解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就是囫
囵吞枣。可以说这是最早对私塾的模糊认知。
　　近期，受一位老领导的邀约，回老家原胶南
市小场乡为一个村子作村志，其中有一个篇目
是“村庄教育”，里面有一个更小的篇目是“私塾
教育”。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只好把访问
老者和查阅资料并用，这才对私塾这个古董级
的教育形式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认知。
　　所谓私塾，起始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时期，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设学
堂，也被称作塾。《礼记·学记》中这样介绍：古之
教育，家有塾，党有痒，木有序，国有学。孔老夫
子创立的儒家教育思想主要是“学而优则仕”，
自然他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儒学大塾师。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汉武帝开始，多
数朝代都是尊崇儒教。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
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之后
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们定为第一尊，变成了重
要的社会统治教育手段。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
任的民间办学机构——— 私塾，从此在社会上成
为最大办学形式，比之朝廷所办的国学、书院，
都要面大量广，虽历经战乱和朝代更替而绵延
不绝。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更是推动了私
塾的发展。一方面从帝王到百姓都重视对儿童
的伦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适应科举
制度的需要，当时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
经典的“四书五经”展开的，也必然形成世上“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什么乡试、府
试、京试，什么秀才、举人、状元，无不是通过考
试从读书人中选拔。一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
这就是读书做官的真实写照。虽不是汉人统治
的清朝康乾时期更是达到鼎盛。
　　清末和民国时期，私塾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出现严重脱节。西方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与我
们一直倡导儒家文化的农业文明拉开了距离，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抨击死板教条的私塾
教育，而倡导开设数学、工科、地理、历史等宽泛
面的知识教育，私塾开始向着实用主义迈进。
很多土地较多的农家，或是做小生意、小手工业
的家庭，送孩子进私塾也好，进学堂也罢，为的
是家里能有个记账算数、能写能看文书契约的
明白人。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兴办新式学堂，
并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着新学堂的升起，
多数私塾被改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
扫除文盲运动和“一个都不能少”义务教育普
及，使存在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寿终正寝，私塾
成为了一个越来越远去的历史名词。

认知旧时老私塾 俺村的老私塾生

 　清末和民国时期，俺村里有七八位老私塾
生。这其中就有我的爷爷。
　　爷爷和村里其他几个老私塾生一样，有姓
名的同时还有“字”——— 这是读书人的象征。爷
爷姓李名鸿运，字顺斋。跟他差不多同龄的另
一个老私塾生，姓玄名春锦，字林斋。也有两位
有了字而名被人忘记了的，如李氏的存真、玄氏
的继迁，“存真”和“继迁”都不是他们的名，而是
字。当然还有虽读过私塾，只有名而没有字的，
如我的小学启蒙老师玄氏西溜和叔伯二爷李氏
承泽。他们也许有字，因为新社会的来临，没能
叫得出去。至于老私塾先生玄氏春熙，从辈字
上判断应该是名。
　　对俺村的私塾学堂和春熙私塾老先生，从
现今在世的老人口中得之甚少，我也只能是按
照《随园诗话》里的一首小诗，去凭空想像一番：
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与锅连。牧童八九
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脑后留着一根长辫子，前面鼻翼上架着一副圆
圆小眼镜，两个白眼珠子从眼镜框的上面瞅着
眼前的每一个学生，倒背着的手中拿着一把戒
尺，口中之乎者也地念一句，学生跟着摇头晃脑
地读一声，看谁不顺眼了，就走到跟前，学生乖
乖地把手掌伸开放到前面的课位，等着挨敲。
　　我爷爷私塾毕业后，受雇于曾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的XX姥姥家，也就是今大场镇陈家小庄
的一大户人家。这户人家庄园有围墙，也有看
家护院的家丁，还养有快马，土地多得数不胜
数，在日照开有货栈，在上海开有钱庄。爷爷就
是在他们家的上海虹桥钱庄“坐铺子”，确切说
就是账先生。未等全国解放，爷爷的东家就把
家财散尽，随着做了大官的亲戚去参加了革命。
爷爷只好回到老家，在村里给人查个日子，写个
文书、对联啥的。
　　听人说，爷爷和存真爷俩，那是字和词的最
佳搭配，一个胸中有千般好词，一个手上似笔走
龙蛇。周围十里八村，谁家定亲、娶亲，办喜事、
丧事，都会请他们去书写相关的对联、契约和文
书，也总能让喜主或丧主开心满意。一进入腊
月门，他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也不用去赶集，
在家支好桌子、铺好纸砚，几乎天天顾客盈门，
谁家都想在门上贴上一幅“顺斋的字”和“存真
的词”，似乎这样，年过的才有味道。
　　林斋是读到了私塾经学，听人说，他曾参加
过乡试，但未等考取上任何功名，清政府就在孙
中山领导的“共和”中垮塌了，他只好回家给自
己家的织造屋管账理货。村里有喜事丧亡，也
给人写个文书，记个礼账，平安到晚年。
　　倒是仅仅读了不到两年私塾的玄氏继迁，
在抗日战争中，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转学到了抗
日民主政府开办的滨海中学，依靠所学，逐步成
长为一名八路军卫生战士，直到建国后走上某
军分区卫生处长的领导岗位。
　　在我读完中学的时候，尽管村里中学生已
比比皆是，但两个离世最晚的老私塾生，也就是
玄西溜老师和李承泽二爷，他们还是村里最有
威望的“文化人”。西溜老师一个人教着三四个
年级的学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承泽二爷年
逾古稀，还能帮助乡邻们写写画画，并帮助撰修
起本家族失传多年的族谱。
　　私塾，在中国教育史上，作为一个留存了几
千年的教育载体，早已被人遗忘。虽有弊端，但
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也功不可没。

　　             

 　笔者从访问的一些村内老者口中了解到，旧
时私塾一般是家庭、宗族或塾师（也称先生）自费
兴办。一为富裕之家聘师傅在家教读子弟，称教
馆或座馆；二为村庄、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傅
设塾教化贫寒子弟，称村塾或宗（族）塾；三为塾师
私人设馆教授学生，称门馆、家塾、学馆、书屋。塾
师多为落第的老秀才或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
限，自五六岁至十几岁的都有，最大的也有二十几
岁。每个学堂里的学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几十人。
　　家庭办私塾，需自家请先生，一切费用自家负
担，一般由学董出面筹集办理，所谓学董就是负责办
学者，多数为有威望、家庭殷实之人担任；宗族办私
塾一般由族长任学董，负责出面请先生并筹集办学
费用，以家庙或宗祠为塾属，自备桌凳，自行招生。
　　学礼，即学费，清末时期每个学生大约一年铜
钱五至八吊，民国时期大洋三至五元，由私塾先生
自定，当然也可以粮代币。塾师的报酬及办学费
用均出自学礼。学生纸笔、砚墨、灯盏全是自备。
　　私塾的课程设置分蒙学、经学，也可以叫初级
班和高级班。初入学者，也就是蒙学，一般授教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教
授一些《庄户杂学》。到此，种地和做手工业的小
户人家子弟，能认字记账就可以毕业了。大户人
家或官宦家庭的孩子为了求取功名或有更高层次
的发展，则要继续深造，也就是经学。要再学更高
级的教材，包括《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
首》《古文观止》等，还要习八股文及日用杂文等。
　　私塾学习都是春季始业，一般是正月十五后
开学。开学时塾屋正中供奉孔子牌位或是悬挂

“至圣先师孔夫子”红贴。先生先焚香拜孔子，学
生跟着叩拜，再叩拜先生，尔后学董（或先生）宣布
开学，申述学规。
　　私塾的主要教学方法，无非是读、背、写三个
环节：读，首先由先生范读，学生聆听，然后先生反
复领读，最后是学生自读，直至读熟。背，对读熟
了的课文，先生让学生默背，然后依次背书。写，
主要是写仿习字，写仿用毛笔，练到一定的水平
后，练习摹帖。写一首好字，是过去老私塾们最起
码的基本功，如果拿到现在比，可能人人都是书法
家。经学班才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
　　私塾遵循孔子“师道尊严”的教育思想，塾师
的话至高无上，学生必须遵行。可以施行体罚，先
生备有戒尺，对背书、默书不合要求，完不成作业
或不遵师训者，塾师可任意责罚。轻者罚站，打手
板，重者罚跪，打腚板。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批判“师道尊严”
运动，我的一位读过私塾的玄老师，给我们现身说
法：他们的私塾先生叫玄春煕，不但体罚学生，还
把学生逼得“拉狗屎”。据说被罚的泽二爷家过去
是个开花坊的，家里为了能有个写字记账的人，就
把很聪明但也很淘气的泽二爷送到了私塾读书。
有一天，泽二爷睡过头耽误了早读，又怕先生打腚
板，就不敢进校门，而是跑到私塾前面的一块胡麻
地里趴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到中午，先生还
没见泽二爷来上学，就派人去家里看看，家人说他
早就去上学了。这才撒开人网到处找，最终被同
学们在胡麻地里发现。巧的是，在泽二爷趴着睡
觉的后面还有一坨狗屎，这就被同学们传成了“先
生把学生逼得拉狗屎”的典故。

老私塾的教学教规


